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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适应我国基层治理的实际情况，嵌入式党建是党组织适应并领导社会治理的新型模式和有效经验。

厘清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认同、居民参与之间的影响关系，可以引导社区嵌入式党建系统有序运转，

扩大居民参与，从而有效避免治理的内卷化。本文在引入SOR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社区嵌入式党建

–居民认同–居民参与”影响关系模型，并在根据调查所得的317份问卷的基础上，运用SPSS26.0软件

的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区党建的嵌入对居民参与的影响程度，以及居民认同在党建的嵌入和居民参与

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嵌入式党建对居民认

同具有显著的影响，居民认同对居民参与有显著的影响，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和居民参与之间具

有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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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in China, embedde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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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is a new model and effective experience for party organizations to adapt and lead social 
governance. Clarifying the influ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embedded Party Building 
and residents’ identity and participation can guide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em-
bedded Party Building system and expand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thus effectively avoiding the 
inward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SOR model, this paper con-
structs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embedded Party Building, resident iden-
tification and resident participation”, and uses the regression model of SPSS26.0 software based 
on the 317 questionnaires obtained from the survey to empirically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the 
embedding of community Party Building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dents’ identity in the embedding of Party Building and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The findings 
show that community embedded Party Building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residents’ par-
ticipation, embedded Party Buildi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idents’ identity, residents’ iden-
tit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and residents’ identity ha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ommunity embedded Party Building and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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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中央文件首次强调了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提出“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

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

治理的路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如何促进社会治理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水平和能力关乎到人民的幸福与安定。2020
年末，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 63.89%，城镇人口的增多带来的是公

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基层治理机制亟需创新，基层治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

单元，在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与此同时，党建引领和社区治理间

的有机融合的问题也亟需得到解决。“准确把握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

这是中西方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性政治制度差异，是中国现代城市有序治理、持续更新和快速发展进程

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命题[1]。 
扩大居民有效参与是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和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以往的一些社区治理案例中，

部分社区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参与形式化、过场化现象普遍存在，这就说明

当前居民参与意识薄弱的问题日益凸显。并且，在嵌入式党建新模式的实践和运用中，如何有效促进党

建引领和社区治理间的有机融合这一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如何有

效避免基层党组织与社区治理“脱嵌”？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存在怎样的影响关系？居民认同在此过

程中又承担着怎样的作用？综合上述问题，笔者引入了心理学的“S 刺激(stimulus)–O 机体(Organism)–R
反应(Response)”模型，并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社区嵌入式党建–居民认同–居民参与”

影响关系模型，开展了实证研究，运用线性回归法以探索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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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嵌入性理论和嵌入式党建 

“嵌入性”这一概念是由 Polanyi (1944)提出，他指出经济关系应当嵌入于社会关系中，强调经济与

社会间的双边联系[2]。Granovetter (1985)重新对“嵌入性”进行了建构，开始注重经济与社会多方面的

多边联系，强调在过程中的人际互动，他指出：“我们研究的组织及其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把它

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是一个严重的误解。”[3] Zukin 和 Dimaggio (1990)则进一步对这一概念进行

了细分，概括出四种类型：1) 结构嵌入性、2) 认知嵌入性、3) 文化嵌入性、4) 政治嵌入性[4]。接着，

Barber (1995)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指出重新构建该理念将会对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相关研究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5]。Hagedoorn (2006)指出可以将“嵌入性”分为三种层次：环境嵌入性、组织间嵌入性、双边嵌

入性，而这三者是联动地发挥作用，其关系密不可分[6]。 
兰建平、苗文斌(2009)在研究中提到，我国在“嵌入性”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探索方面几乎局限于资料

整合。在实践层面，由于社会的巨大变迁与执政党建设的要求，党建依据此理论在基层实践中探索出了

新路径，即“嵌入式党建”[7]。程熙(2014)认为，嵌入式党建路径是利用已掌握的资源，通过某些宣传

方式对社会组织施加影响力，将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进而不断提高党的全方位领导力[8]。
孔卫拿(2018)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特质差异，嵌入式党建在“引领”“自治”两个不

同范畴上存在困境[9]。除此之外，已有相关基层党建实践案例，如袁校卫(2020)提到的北京市枢纽型社

会组织“3 + 1”党建模式，浙江的“1 + N”党建模式[10]，故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嵌入式党建可

以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进行研究。笔者正是从外延层面出发，研究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的影响。

并根据已有文献和社区治理实际，笔者将嵌入式党建划分为三个维度：关系嵌入——筑牢社区治理的群

众基础、结构嵌入——构建社区治理的支撑平台、权力嵌入——促进社区有效治理的稳定器。此外，当

前研究多集中在对“嵌入式党建”这一概念的学理分析以及案例研究层面，而很少进行基层党建与其他

社区行为体行为的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旨在弥补此方面研究的不足，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

的实现路径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2.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围绕政府、市场和社会开展社区治理已经展开了大量比较成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他

们强调社区治理要注重公民参与和公民精神的提升。早期就有学者指出小型社区作为经典民主的聚集地

的最大特征即是它们能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这是因为社区内的活动可以面对面进

行，社区公民参与其中的方式极具多样化，这就能保证其看到自己参与后所取得的成效。John Clayton 
Thomas (2005)对社区治理中参与者的特性、参与水平、参与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实地调查，得出了影响公

民参与的最大因素是项目目标是否与参与者的目的相同[11]。美国学者 M. Ross (1973)认为，社区公民参

与社区治理是在此过程中逐步决定自身的需求和目标，寻找自身所需的资源，并采取实践去满足这些需

求或达成这些目标的过程[12]。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在研究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这一议题时通常强调满足公

民参与权利这一重要前提。然而，由于地域、文化及国情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研究成果并不适用于我国

国情，缺乏对中国独特语境的现实关怀，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周亚越、吴凌芳(2019)具体分析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指出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欠缺的根本原因是社区公共性的缺失，而居民在公共领域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又是社区公

共性缺失的根本原因[13]。在居民参与制约因素方面，周林刚(2008)经研究得出家庭规模、政治面貌、职

称结构等都是影响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14]。在居民参与动力方面，张雷、张平(2015)指出影响居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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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参与动力的最重要因素是自治实际控制感，然后依次为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治

认知[15]。最后，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探讨方面，文红星、周文兴(2015)指出有效实现居民参与社区

治理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1) 法律法规；2) 政府职能；3) 公民意识；4) 自治组织[16]。综上所述，

国内诸多学者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制约因素、动力以及路径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据此，笔者将居民

参与划分为两个维度：居民参与态度、居民参与效能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开展对社区嵌入

式党建对居民参与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2.3. SOR 模型及其相关应用研究综述 

SOR 模型全称为“刺激–机体–反应”模型，由 Mehrablan 和 Russell 提出。其中刺激(S)指的是对个

体造成刺激的周围环境因素，机体(O)指的是有机个体产生的心理认知、情绪状态因素，反应(R)指的是

行为主体做出的相应的反应，如趋避或认同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借助 SOR 模型进行了大量研究，多

集中在环境刺激如何影响有机个体心理状态和反应的实证研究。陈明红等人(2020)借用 SOR 模型对影响

政务微信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17]。相类似的，朱光婷等人(2014)通
过 SOR 模型对大数据环境下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18]。随着情报学、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等领

域对这一模型的进一步关注，有学者也把 SOR 模型翻译为“刺激–认同–反应”，其运用范围不断得到

拓展。王义保等人(2020)就借助 SOR 模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应急行为逻辑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一

模型的运用不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逐步被拓展到社会学领域[19]。 
前述已有文献的研究为 SOR 模型也适用于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根据 SOR 模型的内涵以及一

一对应关系，本文将 S (刺激)指代为社区嵌入式党建这一环境因素，作为一种新型模式，嵌入式党建对

社区其他行为体行为及其心理状态都有相应的刺激。O (机体/认同)对应的是社区行为体居民的认同因素，

即在嵌入式党建环境因素的刺激下，居民对此产生的心理认知或情绪状态。最后，R (反应)所指代的是居

民参与，也就是在嵌入式党建的环境因素刺激下，经过居民认知环节最终在参与行为上的反应。由上，

本文构建了“社区嵌入式党建–居民认同–居民参与”的研究模型，以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

如何更好地扩大居民参与从而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能力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3.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3.1. 模型构建 

笔者在 SOR 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社区嵌入式党建、居民认同、居民参与的关系研究模型，如图 1 所

示。笔者对该模型的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说明：依据本文研究问题，该模型包括社区嵌

入式党建、居民认同以及居民参与三个变量。嵌入式党建在综合已有文献研究以及社区治理实际的基础

上划分为三个维度：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权力嵌入。因变量是居民参与，包括居民参与态度和居民参

与效能感两个维度。居民认同被划分为积极认同和消极认同两个维度，并作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行

为间的中介变量。由 SOR 模型的对应影响关系，三个变量间的关系如下：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嵌入式党建对居民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居民认同对居民参与有显著的影响，居民

认同在嵌入式党建和居民参与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2.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模型构建以及对三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 6 个研究假设： 
• H1：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H2：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积极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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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消极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 H4：居民积极认同对居民积极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H5：居民消极认同对居民消极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 H6：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和居民参与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Figure 1. Model of research 
图 1. 研究模型 

4. 实证研究 

4.1. 问卷设计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本文设计了“社区党建对居民参与影响情况调查问卷”，问卷设计分为四个部

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居民个人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社区居住时长、职业等情

况。第二部分是社区党建嵌入情况，主要包括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权力嵌入，关系嵌入包括 2 个测量

项目：党群关系密切程度、社区党组织渗透程度，结构嵌入包括 2 个测量项目：党组织政治动员能力、

党组织和其他社区组织协同情况，权力嵌入分为 2 个测量项目：党组织权力的行使范围及限度、社区居

民的监督状况。第三部分是居民认同情况，主要包括积极认同和消极认同，分为 2 个测量项目：居民对

党建服务的满意度、居民对社区党建水平的评判。问卷第四部分是居民参与情况，主要包括居民参与态

度、居民参与效能感，分为 4 个测量项目：居民参与党建活动自发程度、居民参与党建活动的感受、居

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原因。变量都采用李克特(Likert)五分法来计量。 

4.2. 调查过程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城市社区居民，主要分布在天津市、湖南省、山西省等城

市，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此外，为了考虑到各个社区党建水平的差异，笔者对调查的各个社区部分居民

进行了线上访谈，预先了解了各个社区的大致情况，最终选取了相同数量的不同城市党建水平存在差异

的社区。笔者共发放并回收了 340 份问卷，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17 份，此次问卷有

效回收率为 93.2%。 

4.3. 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分析，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描述性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

回归模型分析。 

4.3.1.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主要从年龄、性别、学历、政治面貌、居住状况、居住地、职业状态这几个方面对样本的概

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本次研究所采集的样本可以很好地反映城市社区居民的真实情况(见表 1)。由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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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 317 份有效问卷的人口学特征统计情况如下：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占比 41.6%，女性占比 58.4%，

男女比例较为平衡。从年龄分布来看，20岁以下占比27.4%，20至35岁占比51.1%，36到50岁占比15.5%，

51 岁到 65 岁占比 5.4%，65 岁以上占比 0.6%，说明样本总体分布较为年轻，具备对党建等概念良好的认

知和理解能力。从居住时长来看，样本社区居住时间大多集中在 10 年以上(27.4%)和 2 年以下(31.2%)，
具有较好的对比性。 

 
Table 1. Result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表 1. 社区居民人口统计特征结果 

名称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132 41.6 

女 185 58.4 

年龄 

20 岁以下 87 27.4 

20~35 岁 162 51.1 

36~50 岁 49 15.5 

51~65 岁 17 5.4 

65 岁以上 2 0.6 

政治面貌 

群众 75 23.7 

共青团员 188 59.3 

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 51 16.1 

民主党派 1 0.3 

无党派人士 2 0.6 

学历 

高中及以下 40 12.6 

大专(高职) 22 6.9 

大学本科 241 76.0 

研究生及以上 14 4.4 

职业 

学生 128 40.4 

在职 120 37.9 

无工作 29 9.1 

退休 40 12.6 

社区居住时长 

2 年以下 99 31.2 

2 至 4 年 82 25.9 

5 至 7 年 26 8.2 

8 至 10 年 23 7.3 

10 年以上 87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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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即可靠性，是对量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检验。当前研究大多采用 Cronbach’s α作为信度检验

的方法。本文将筛选后的有效数据导入 SPSS26.0 软件中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一般认为，α
值高于 0.8，就表示问卷信度较高，本问卷中总量 Cronbach’s α值为 0.930 (>0.9)，则说明，这些变量指标

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可信度较高，设计科学，予以保留。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2. 信度检验统计结果 

可靠性统计 

克隆巴赫 Alpha 项数 

0.930 12 

 
Table 3. Validity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results 
表 3. 效度检验统计结果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0.911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4022.344 

自由度 66 

显著性 0.000 

 
Table 4.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tests 
表 4. 探索性因子检验结果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成分 

1 2 

Q1 0.877  

Q2 0.875  

Q3 0.874  

Q4 0.864  

Q5 0.847  

Q6 0.808  

Q7 0.779  

Q8  0.807 

Q9  0.777 

Q10  0.775 

Q11  0.746 

Q12  0.525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a旋转在 3 次迭代后已收敛。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5227


严静 
 

 

DOI: 10.12677/ass.2022.115227 1670 社会科学前沿 
 

在信度检验后，利用 KMO 和巴特利特检验进行效度验证后(见表 3)，KMO 值为 0.911，说明数据效

度较好。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对应 P 值为 0.000 (<0.05)，说明根据检验要求，此问卷设计合理。同时，问

卷中主要问题经探索性因子检验后(见表 4)，所有题项都仅仅只在单个维度上的载荷高于 0.5，属于有效

题项，说明此问卷通过了效度检验，可用于下一步分析。 

4.4. 假设检验与分析 

4.4.1. 假设 H1 至 H5 的检验 
笔者运用 SPSS 26.0 软件借助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来检验假设 H1 至 H5 是否皆成立。如表 5 所示，

通过一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假设 HI 至 H5 最终都成立。 
 

Table 5. Model summary table 
表 5. 模型汇总表 

名称 R R2 调整后 
R2 

方程显 
著性 

常数显 
著性 

自变量 
显著性 

回归系 
数 β 

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回归模型 0.604 0.364 0.356 0.000 0.000 0.000 0.604 

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积极认同关系的检验 0.594 0.353 0.345 0.000 0.000 0.001 0.594 

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消极认同回归分析模型 0.230 0.053 0.044 0.001 0.000 0.001 −0.230 

居民积极认同与居民参与回归分析模型 0.836 0.700 0.698 0.000 0.000 0.001 0.836 

居民消极认同与居民参与回归分析模型 0.354 0.125 0.120 0.000 0.000 0.000 −0.354 

4.4.2. 假设 H6 的检验 
笔者使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关系间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见表 6)。结果显示，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回归系数值 c 为 0.532 (t = 4.865, Sig. = 0.000)，在统计

上显著。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认同回归系数值 a 为 0.506 (t = 4.855, Sig. = 0.000)，在统计上显著。此外，

当社区嵌入式党建和居民认同共同对读者参与回归时，b 值为 0.175 (t = 4.268, Sig. = 0.000)，结果显示显

著。综上所述，回归系数 c、a 和 b 值都显示显著，即证明居民参与的中介效应存在。最后，再检验 c'值
为 0.705 (t = 4.891, Sig. = 0.000)，统计上也显著，即说明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之间只起

部分中介效应。因此，经分析验证假设 H6 成立，即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之间具有中

介作用。 
 

Table 6. Results of the test for mediating effects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步骤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t 值 Sig. 

第一步：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回归模型 c = 0.532 0.044 4.865 0.000 

第二步：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认同回归模型 a = 0.506 0.045 4.855 0.000 

第三步：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认同共同对居民参与回归模型 b = 0.175 0.036 4.268 0.000 

 c’ = 0.705 0.038 4.891 0.000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5227


严静 
 

 

DOI: 10.12677/ass.2022.115227 1671 社会科学前沿 
 

4.4.3. 模型检验情况 
经上述分析和验证，本文构建的“社区嵌入式党建–居民认同–居民参与”模型影响关系得到验证，

提出的 6 个研究假设经统计分析后也得到验证，均成立。 

5. 研究结论和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根据当前社区治理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社区嵌入式党

建–居民认同–居民参与”影响关系模型，并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来验证该模型。经验证分析本研究可

得出以下结论：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积极认同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消极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积极认同对居民积极参与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消极认同对居民消极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

和居民参与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5.2. 研究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对当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现路径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 实现基层党组织“再嵌入”与有效治理的统一。笔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假设 H1 成立，这就证明

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社区党组织的嵌入是影响居民参与的重要因素。首

先，从社区嵌入式党建的三个层面来看，在关系嵌入层面，为了巩固党组织的执政根基以及增强社区居

民的认同感、责任感与归属感，社区党组织一方面应加强自身与群众的联系，利用良好的民情关系及时

化解居民间的矛盾纠纷，同时党员干部应积极上门宣传最新的方针政策，利用社会资本建立良好的干群

关系。另一方面，社区党组织应开辟稳定的民意上达渠道，及时有效地听取民意，建立党组织与社区居

民间双向互动机制，促进基层党建与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在结构嵌入层面，关键是不断推动社区治理

以行政导向向协商参与共治的转变，融基层党建与公共服务于一体。同时建立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协同治

理机制，促进治理共识的形成，构建社区治理的支撑平台。最后，在权力嵌入层面，权力可被划分为基

础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两种权力紧密联系，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支撑。这就显示出平衡基础性权力和强

制性权力行使的重要性，在社区治理中，基础性权力的行使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只有促进两种权力的

相互统一，建构良好的社区监督机制，反映民意，才能真正扩大居民参与，有效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2) 合理有效地提高基层党建水平，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假设

H2 和 H3 成立，这表明当社区党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社区权力监督平台有效运转等时，居民往往能对此

表示积极认同，即呈现出配合或支持的心理认知状态，能对社区主人身份具备良好的认知。反之，则可

能会使居民产生消极认同，即参与意识薄弱，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因此，社区党组织

要真正做到关民生、听民意，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并积极举办社区交流活动来拉近与群众间的关系，

真正增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积极认同。同时，更重要的是党组织要在聚民意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

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推动惠民政策和工程的落实和建设，致力于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积极创造条件达成居民积极的认同，提高居民参与的效能感。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假设 H3 和

H4 成立，这表明了居民认同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显著，居民积极的认同可以有效促进居民参与，

居民消极的认同则会阻碍居民的参与。此外，假设 H5 的成立，表明了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和居

民参与影响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也就说明了关注居民认同、促进社区基层党建水平的提高是扩大居

民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党组织应当关注居民诉求，听取民意，

合理地运用手段和条件来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责任感和归属感，以此扩大居民有效参与，提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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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治理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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